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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下
风情

同题一组·安澜

桃花盛开时，我行走在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潦河灌区。

遍野是金黄的油菜花，漫山是清脆

的鸟鸣声。河水从乌石潭陂上滑落，仿

佛银色小鱼在欢跳。阳光里，陂下的百

余个“汀步”石点缀于水面，如同一条飘

带轻舞。我好像一个踏水的侠客，一边

倾听着流水的絮语，一边缓缓走近那座

古老的石坝。

是的，乌石潭陂可谓年长。它诞生

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至今已经走

过五百多年的风雨。那年，靖安县香田

乡的乡绅带领民户们利用北潦河中的巨

石筑坝引水，凿石山嘴，通河流，灌溉两

岸良田。之后，经历代重修，时至今日，

依然造福乡里。

潦河工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引导我

去看明代石堰的遗存。斜坡上，无数流

水迅疾滑过玻璃，折射出一圈圈细小的

“虹”，朦胧而唯美。穿过时空，我与那些

胼手胝足的乡民相遇，沸腾的工地上，他

们正在用劳动改造着自己的日子。工作

人员轻声告诉我，这一段北潦河除了乌

石潭陂外，还保留有唐代的蒲陂、清代的

香陂两座古坝，它们依然发挥着余热，而

进入新时期后，江西水利系统以打造“渠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现代化

生态灌区为目标，形成了“千年古灌渠，

最美北潦河”的独特风景线，实现灌溉面

积 25万多亩，受益人口 26万余人。

流水不腐，流水有情。北潦河经过

古坝石堰的“鱼嘴”，吐出如歌的倾诉，让

田野五谷飘香、村庄炊烟袅袅。或许，没

有谁还记得那些建设古坝的人，他们注

定 只 是 人 间 的 过 客 。 但 我 坚 信 河 流 记

得，每一滴水里都记载着一个名字，无数

滴水偎依着村庄流过，与庄稼亲密接触，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青峰数座，岚气氤氲。一树树桃花，

替河流梳妆。沿着水的流向漫行，脚步

是那么的轻盈，甚至，舌尖漫延着一种甜

润。乌石潭陂的尽头，坐落着洋河水电

站。它看上去规模不大，像一个小家碧

玉。这儿，却是一乡百姓幸福的引擎。

我是专门来看潦河灌区干渠春灌情

景的。河流到了这儿，成为缩小版的干

渠。闸门，静静地卧在水电站一侧。两

岸树木披着新绿，野花眨着星星般的眼

睛，几只小狗正在草丛间嬉戏。对岸的

乌石村被鲜花所簇拥，一座座新建的小

洋楼格外惹眼。我分明置身于现实版的

桃花源里。

这时，听见动静的几名村民凑过来

瞧稀奇。他们探着身子往水电站方向张

望，安详，恬静，无拘无束。

忽然，一阵訇然巨响，一堆堆“雪浪”

从闸门下翻卷而出，整个干渠顿时波涛

涌荡，倒影跳跃其间，斑驳参差，变化多

端。小小的进水闸犹如神奇的魔术箱，

源源不断地喷吐，碧水畅快地朝下游流

淌。水是那样安静，水又是那样恣肆，它

写着无字之书，又不着痕迹地表达着深

沉之爱。

我注意到，对岸，那个面孔黧黑的女

子露出了笑容，她一边看着欢畅的渠水，

一边侧身跟旁边的老人说着什么。我们

隔渠相望，干渠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流水

就是彼此交流的言语。春灌，是其中一

个最温暖的词语。用不了多久，那些大

大小小的水田里，将插满生机勃勃的禾

苗。

乌石村丝毫不逊色于我所见的任何

一座秀美乡村。它前有潺潺流水和古樟

林，后有青山为屏障，周围阡陌纵横，村

里鸡犬相闻。我甚至意外得知，乌石村

还是宋代清官吕延年归隐之地。这位与

抗金主战派代表李纲交好的名士，曾经

在北潦河畔建了一座楼阁，名曰“月山”，

终日钓游其中。后人曾赞叹说：“溯商老

之高风，只留钓亭烟雨。”无疑，拥有古坝

的乌石村令人羡慕，这座画中的村落仿

佛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我想吕延年眷

恋此地，多少与那座唐代的蒲陂有关。

灌区的秀美与河长制的落实密不可

分 。 我 在 乌 石 村 里 读 到 了 一 句 暖 心 的

话：把河道当街道管理，把库区当景区保

护。古老而现代的北潦河灌区，已然绘

制出一幅幅“水中有鱼，岸上有绿，绿中

有景，人水相亲”的画卷。

沿 着 干 渠 一 路 走 去 ，春 风 拂 面 ，花

朵不时撞入眼帘，鸟鸣直扑怀中。工作

人 员 谈 及 一 事 ，他 说 ：职 工 每 次 巡 查 河

道 ，往 往 单 程 一 走 就 是 七 八 公 里 ，虽 然

辛苦，可心情舒畅，充盈着幸福感，因为

沿岸的老百姓对他们都非常贴心，就像

老朋友。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村口，眼前，

是一座桥梁，如虹卧波。桥下，一名女子

正在清洗着一个圆形竹匾。她不断往竹

匾里泼着渠水，水珠在匾里蹦跳如珠，瞬

息间，又滑落渠中。

一渠流水，何其幸福。我分明看见，

怀揣山川和良善的水，在走向远方的途

中，流出妩媚多姿的扇面江南。

焦石，抚河东岸进贤李渡镇的一个

静谧小村。随着 20 世纪中叶一项被誉为

“现代都江堰”的宏伟工程的诞生，它成

了赣抚平原水利枢纽工程及其管理站的

象征，焦石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所知。

我自幼生长在焦石下游 11 公里的抚

河西岸，儿时的记忆里，大人的口中无数

次提及这个地名，但那时的我，对它的了

解仅限于一个地名。

“ 此 景 只 应 天 上 有 ，宛 如 仙 境 落 凡

尘。”这是我离家多年后，为了圆儿时的

梦 想 ，初 次 探 访 焦 石 时 留 下 的 深 刻 印

象。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了

一个如梦似幻的仙境。

从下游向焦石进发，行驶在高耸的

抚西大堤上，一路春光旖旎，风景如画。

极目远眺，群山连绵，逶迤起伏。抚河东

岸，村镇星罗棋布；晨钟暮鼓中，金山岭

拔地而起，气势恢宏。而抚河西岸，丘陵

郁郁葱葱，梯田层层叠叠。

收回目光，向左望去，古老而空阔的

抚河上，一座桥梁贯通南北。雄伟的拦

河大坝宛如一条巨龙横卧江面，气势磅

礴。向右望去，赣抚平原西总渠绿岸耸

峙、横桥卧波。它肩负着发电、灌溉、通

航及厂矿、城市用水供应等多重使命，从

焦石渠首引来的滔滔抚水，温驯而欢快

地一路奔波，浩浩荡荡，春风得意。

继续前行，一扇巨大的栅栏铁门出

现在眼前。这里，便是焦石赣抚平原枢

纽工程的所在地——赣抚平原焦石拦河

坝和西总渠渠首及其管理机构的驻所。

由于四面环水，路堤合一，这扇栅栏铁门

成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陆地路口。

踏入院内，只见抚西堤已经加宽加

固，一侧建有背对抚河的办公楼、宿舍和

食堂等生活和工作设施，另一侧则是林

荫密布的柏油路。路的尽头，左衔拦河

大坝，右接赣抚平原西总渠渠首，两者并

肩而立，将抚河之水牢牢锁住，守护着这

片土地的安宁与繁荣。

赣抚平原西总渠渠首由焦石岛左、

右两侧的七孔进水闸和单孔船闸共同组

成。当年，建设者因地制宜，科学设计，

掘土破堤，创造了一个奇迹。

进 水 闸 的 跨 度 和 纵 深 各 有 四 五 十

米，闸门如同一个个钢铁巨人昂首挺胸，

笔直站立。闸下的数百米 U 型渠道用钢

筋水泥浇筑而成，坚如铜墙铁壁。据说，

平时只有部分闸门开启时，激流暗涌，浪

花翻卷；而若是闸门全开，则如脱缰的野

马、腾飞的蛟龙，浊浪排空，

气势磅礴，吼声震天动地。

从焦石出发的赣抚平原

西总渠，如同孩子留恋母亲

一般，依偎着抚河并行十来

公里。它穿越临川大岗镇、

丰城袁渡镇的部分地区，穿过王洲防洪

闸后，撒开手脚，朝着南昌奔腾而去。它

将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源源不断地输送

到三江镇、向塘镇、莲塘镇和南昌市区等

地，润泽沿途万物，哺育千万子民。

焦石岛状如巨舰，长半里有余，均宽

不足百米。这里环境得天独厚，远离喧

嚣，静谧优美。

登上了拦河大坝的制高点，放眼远

望，上游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下游则碧

水弯弯。沙洲上泛着金光，雁群密密麻

麻。低头俯视脚下，冲沙闸的闸门犹如

“壁立千仞”，坚固无比，滴水不漏。闸底

潭 水 深 邃 ，碧 波 荡 漾 。 此 刻 ，我 不 禁 遐

想：倘若这些闸门猛然洞开，大河上下将

是 怎 样 的 一 番 雷

霆万钧的壮

阔景象？

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从宁都起

义，奔向光明，到长征路上，勇当后卫，浴血河西，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彪炳功勋。

在宁都起义纪念馆董振堂生平事迹的珍贵史

料前，我在沉思，是什么力量让董振堂从一个旧军

人，走到信仰的旗帜下，为了工农解放而洒尽一腔

热血？

答案就在 1932 年 6 月董振堂撰写的《宁暴经

过》里：“……看清楚了国民党欺骗、压迫、剥削，认

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

底……”

1895 年，董振堂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

家庭。1923 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投

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

升至国民革命军的旅长。董振堂之孙董乃煌在

一 篇 回 忆 文 章 里 写 道 ：“ 爷 爷 幼 时 ，家 中 生 活 艰

难。帝国主义猖獗，洋人横行乡里……”正是这

些苦难经历，让董振堂自小立下了从军救国的志

向。

1926 年 8 月，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

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与董

振堂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刘伯

坚 常 与 董 振 堂 促 膝 长 谈 ，向 他 宣 讲 共 产 主 义 理

论。从此，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宁都霹雳举红旗。1931 年 12 月 14 日，在第二

十六路军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一心向往

光明的董振堂，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秘密

党员赵博生和季振同、黄中岳等重要将领，率领第

二十六路军 1.7 万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

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董振堂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任

军团长。

在赣南，我先后来到石城、瑞金、信丰等地，追

寻董振堂战斗的足迹，听到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2 年 4 月，经第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

振堂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董振堂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 3000 块

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缴，毛泽东劝他给自己留一

点，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

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

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
在人民军队这所大熔炉里，董振堂迅速成长

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名将。1932 年 3 月，在攻打赣

州战况危急之际，中革军委急调红五军团解红三

军团之围。赶到赣州城外的第十三军指战员在董

振堂、何长工率领下，用大刀与敌贴身近战，以雷

霆之势，硬撼强敌，接出了被围部队。

赣州战役后，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攻漳州，战

南雄水口，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

战，闯关夺隘，歼灭强敌奏凯歌，与红一军团、红三

军团并称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

在参观宁都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前，我曾到过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展厅陈列的铁流后

卫展板前，我想起了朱德元帅在长征中对红五军

团的赞誉：“老五断后，我放心。”老五，就是红五军

团。

“虔诚做殿军，有勇且知方。”在长征中，善打

防御战、阻击战的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

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没有一场战斗不是惊心动魄的英雄传奇，没

有一个故事不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寸土

千滴红军血”的湘江之战中，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

在渡口、土地圩一带与敌军顽强激战两天两夜，像

铁闸一样紧紧地堵住了国民党军，掩护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董振堂指挥不

足 5000 人，在石板河一线喋血鏖战九天九夜，拼死

顶住了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的疯狂进攻，为党中央

和红军主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红四方

面军南下期间，他（指董振堂）一面积极完成作战

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进行抵制和斗争。”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

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

振堂任军长。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

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

发 。1937 年 元 旦 ，红 五 军 一 举 攻 占 甘 肃 高 台 县

城。1 月 12 日，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

纵队司令马步芳，调集重兵向高台进攻。

董振堂带领部队与七倍于己的敌军浴血苦战

九个昼夜，年仅 42 岁的董振堂与所率 3000 多人全

部壮烈牺牲。

在宁都起义纪念馆，我动情诵读着叶剑英元

帅《建军纪念日怀战烈》中写董振堂的诗：“……猿

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滑川，不是某一条河流，也

不是哪一处平原，它是丰城的一

道特色美食。川，在这里的意思

是把食物放到沸水里稍微一煮，

通“汆”。

从我记事起，滑川就是外婆

村庄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必上

的一道菜，后来丰城由县改市，

滑川霸榜丰城美食排行第一方

阵的地位始终没变。

滑川做法很简单，红薯粉兑

水调到干稀适度，加入用生姜、

大蒜、盐、料酒腌制好的五花肉

末，搅拌均匀，倒入一个大平底

盘，放入蒸笼，大火蒸十五分钟

左 右 ，红 薯 粉 凝 结 成 琥 珀 状 起

锅，冷却后切块，上桌前用热水

汆 一 下 ，调 味 ，撒 点 葱 花 ，遇 上

“加劲”的宴席，外婆会用鸡汤来

汆，入口滑溜，咬感劲道，舌齿间

香滑窜动，余味悠长。

妈妈说她的外婆也会做滑

川，这种吃法究竟什么时候开始

的她也不知道，应该是自从有了

红薯就有这种吃法吧。无从考

究。红薯是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

后大面积种植，那就当滑川也有

四百多年的历史吧。技艺传到我

妈这代，滑川有了升级改良。

妈妈会精心挑选猪肉的前

夹梅花肉，鲜嫩，肥瘦适度，红薯

粉也是舅舅舅妈自己种的红薯

研磨而成，原汁原味。我小的时

候她完全按照外婆的方法给我

们做滑川，等到我出嫁后每次回

娘家，她招待我做得更多的是另

一种做法。把梅花肉切成拇指

般大小的片状，腌制后裹上调成

酸奶状的红薯粉，用筷子快速搅

动让粉和肉充分黏合，而后将裹

着红薯粉的肉片一片片夹入滚

沸的水中，片刻即熟透，出锅装

盘后再撒上我最爱的芫荽碎，又

香又嫩。

知道我从小到大都爱吃滑

川，前不久去看望妈妈时，她拿

出一袋足有好几斤的红薯粉，让

我带回家自己做。红薯粉是二

舅 送 来 的 ，他 今 年 磨 了 六 十 多

斤。二舅七十岁的人，磨六十多

斤红薯粉，那得种多少红薯，费

多少功夫研磨、晾晒啊。

上世纪 70年代末，我还是个

学龄前儿童的时候，就见过舅舅

们制作红薯粉。磨粉的工具是

一块长方形铁皮，用钉子密密地

在 铁 皮 上 打 出 孔 ，再 把 铁 皮 翻

转，利用孔反面突出的利齿，把

洗净的红薯在铁皮利齿上反复

打磨，磨小红薯时若不注意还很

容易划破手。磨出的浆渣用纱

布过滤出浆水，浆水经过一晚沉

淀，把水倒掉后就得到了湿漉漉

的红薯粉，如果想要红薯粉白一

些，就多注几次水多沉淀几次。

湿粉须晒足几个大太阳才能成

为干粉，有太阳还好，若是没太

阳，十天半个月也完不成。

舅舅们打小天天红薯稀饭

吃到腻，红薯的香味稀释到了稀

饭里，稀饭也是寡淡寡淡，多吃

几次就难以下咽。外婆偶尔会

开小灶，在煮稀饭的时候丢两个

红薯到将熄的柴火堆里煨，滚烫

的红薯在舅舅们的手上翻过来

倒 过 去 ，香 味 弥 漫 出 好 几 里 地

去。

烤红薯再怎么好吃也只是

红薯的味道，盼到过年，外公从

集市上称回几两肉，外婆拿出珍

藏的红薯粉，它们组合成滑川，

红薯的价值就在味蕾上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心疼二舅磨这么多红薯

粉 辛 苦 ，按 六 斤 红 薯 出 一 斤 粉

算，六十斤红薯粉需要在铁皮上

磨三百六十斤红薯，劳动量难以

想象。妈妈笑话我落伍，现在村

里有专门的研磨机，自己只需要

洗干净红薯，倒入研磨机研磨，

不到半天工夫就出来干干净净

的湿粉，拿回去晒晒就行了。听

说有的地方还有更高级的研磨

机，地里挖出来的红薯直接进入

机器清洗、研磨、过滤、烘干，出

来就是红薯粉成品，太方便了。

二舅的红薯粉雪白、细腻，

用 手 轻 轻 一 捧 就 会 扬 起 粉 末 。

我做滑川的手艺不如外婆也不

及妈妈，主要是对红薯粉与水的

比例拿捏不到位，又或者是在调

味的时候漏放或者错放了某一

味调料，不过我很能根据娃们的

喜好创新口味，因此滑川也深得

孩子们的喜爱。比如我有时把

猪肉换成牛肉，有时在汆水的时

候加入西红柿或者大白菜，一餐

只需要吃一碗滑川，既能饱腹又

能满足身体对淀粉、蛋白质和维

生素的营养需求。

前两年妈妈搬家的时候，曾

嘱咐我把橱柜里那个蒸滑川的

搪瓷大平底盘收好，我看盘子的

边角有一点脱漆生锈就没有要，

现在有点后悔，盘子虽然不是传

家宝，可是做滑川的手艺是传家

宝。

传家宝得传下去。我要去

买一个大平底盘，教会孩子们做

热 气 腾 腾 、地 地 道 道 的 丰 城 滑

川，逢年过节用鸡汤汆。

经过评委认真、公正地评选，第十届“井冈山

文学奖”于近日揭晓。

“井冈山文学奖”始于 2013 年，是江西日报打

造的一个文化品牌。从第八届起，每两年评选一

次，从上两年度《井冈山》版刊发的作品中，由全国

知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组成的评委会通过“盲

评”方式，评选出作品奖 10件。

本届“井冈山文学奖”从 2023 年和 2024 年江

西日报《井冈山》版发表的作品中遴选出 26 篇候选

篇目，最终，《一千书院润赣鄱》等 10 件作品获“井

冈山文学奖”，本届文学奖还评选出年度作家 1名。

评选结果如下：

作品奖（按见报时间先后排名）

铁血忠魂
□ 宋海峰

红色印记

《一千书院润赣鄱》

（作者：刘勇）

《鸟的河流》

（作者：洪忠佩）

《缓慢》

（作者：漆宇勤）

《风起江右》

（作者：龚艳平、万芸芸、周颖）

《在芳村，等一朵花开》

（作者：林莉）

《流过月光的池塘》

（作者：罗张琴）

《老人与鸟》

（作者：毛江凡、凌瀚）

《起头如握手》

（作者：王晓莉）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作者：李晃）

《河山从不忘英雄》

（作者：李歆、周颖）

李晃被评为年度作家。

4 月 26 日，第十届“井冈山文学奖”颁奖会将

在金溪举行。

（罗翠兰）

第十届第十届““井冈山文学奖井冈山文学奖””揭晓揭晓

食滑川
□□ 金金 艺艺

美丽焦石
□□ 青青 果果

幸福的流水
□□ 彭文斌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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